
苍
山
春
临

（
国
画
）

郑
鹤
芝

“文
汇
笔
会
”

微
信
二
维
码

12 策划/舒明
责任编辑/潘向黎 ｗｈｂｈｂ@whb.cn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1 月 22 日 星期二
笔会

婚礼与春天与慢生活
许 辉

婚礼已经举办了，

春天还会远吗

春节前的那些好日子都被婚礼的喜

庆占满了。 这样的所谓好日子， 不外乎

就是农历宜婚嫁又逢八见六， 阳历逢八

见六， 又是双休或节假的日子。

婚礼定在当晚的六点十八分 。 为

何要定在晚上而不是中午 ？ 据说定在

晚上有如下依据 ： 《诗经 》 里有 “昏

以为期 ， 明星煌煌 ” 等描写青年男女

相约黄昏时的场景 ， 因而后人将诗意

演化为民俗 ， “婚 ” 即黄昏之 “昏 ”，

古人 “娶妻以昏时 ” 就是指的黄昏 ；

“姻” 表示一种亲或爱的关系； 因而婚

姻的意思就是在黄昏那个时段结成亲

爱的关系 。 这也正是北宋欧阳修的词

意 ： 月上柳梢头 ， 人约黄昏后 。 黄淮

地区的婚礼原来都定在中午 ， 而江淮

地区都定在晚上 。 按理说黄淮地区是

华夏文明规则的定制地区 ， 古风应该

更多保留才对 。 这里或许还有许多不

为我知的风俗演化内容。

亲朋陆续到达， 送上红包和祝福，

尔后与新人合影留念 。 婚礼一定不会

在六点十八分开始 ， 往往会延迟到六

点五十八或七点十八 。 婚礼结束后婚

宴开始 。 城市的婚宴总是有些草率 ，

酒店菜上得快 ， 客人喝了喜酒 、 拿了

喜糖 ， 很快就散了 。 农村婚宴的时间

长， 人们平时分散生活在各个村庄里，

许多亲戚还来自邻县 、 邻省 ， 见一面

聚一次不那么容易 ， 因此婚宴的时间

就拖得长 。 农村以前还有流水席 ， 考

虑到人们路程远近不同 ， 难得同时到

达 ， 农村的时间观念也不强 ， 没法等

人到齐 ， 于是就开流水席 ， 谁到谁上

桌， 谁吃好谁先走， 菜流水一样地上，

人流水一样地来来去去 ， 从上午开到

午夜， 也算是因地制宜了。

婚宴散了后我连夜赶往乡下去 。

到了湖边我走不动了 ， 因为有一轮月

亮挂在半空 。 这是城中难得一见的风

景： 一方面城中的月亮常为雾霾隔挡，

另一方面城里人已经失去举头望明月

的兴致和习惯了 ， 没有那个心境 ， 也

没有那个雅趣了。 我靠近湖边下了车，

静听湖水对砂石岸滩的拍打 ， 默认寒

风往我脸上的吹拂 。 正如英国诗人雪

莱的诗意， 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现在我说 ， 婚礼已经举办了 ， 更多的

喜事还会远吗 ？ 月亮已经升起来了 ，

天亮的时刻还会远吗 ？ 我的心已经平

静下来了 ， 我的状态还会差吗 ？ 湖水

已经现出波光了 ， 湖里的鱼儿还能不

快活吗 ？ 车票已经剪过了 ， 开车的时

刻还会远吗 ？ 地基已经打好了 ， 大楼

盖起来还不快吗 ？ 油已经下锅了 ， 美

食还会等很久吗 ？ 时光已经流逝了 ，

智慧还能不积累吗？

但我最想说的那句话是 ： 春节就

要到了 ， 春天还会远吗 ？ 这是我 《春

在溪头荠菜花 》 一书的唯一主题 ， 我

是认准了在盼望着春天的呀！

溪 园

溪园在大别山霍山县东西溪乡月

亮湾作家村里 ， 它背倚枕溪山房 ， 南

偎东西向流过的油坊河。 依妻子意思，

溪园是她的菜园， 也是她的生活基地。

她在城市里就因为喜欢在大阳台上养

花种菜 ， 被朋友赞为城市农夫 ， 她也

菜兮果兮 ， 把种菜植果当成业余时间

的最佳爱好 。 有了这个接地气 、 真山

水的溪园 ， 既满足了她莳菜弄果的雅

好 ， 也为她的散文写作提供了充足素

材 ， 因此她自觉如鱼得水 ， 期待大展

宏图一番了。

照我的想法， 我最想在溪园的菜地间

隙， 做一个放得下躺床、 木桌、 竹椅的平

台， 闲来无事， 听溪观山， 泡半壶野茶、

捧两本拙书、 晒一身春阳、 做几场幽梦。

又最想有朋友造访， 三人以下面溪散聊，

四人左右围桌 “掼蛋”， 五人以上烹茗

煮水， 十人以上烧烤美食， 十五人以上

各得其所， 二十人以上则读书分享。

油坊河由太阳冲和洪冲的山谷间

流下 ， 河虽不大 ， 但有水则灵 ， 它在

作家村里流成了一个半弧形 ， 月亮湾

作家村的得名 ， 也因它的水意和形状

而有它的一份功劳在里面 。 可我倒愿

意它叫慢溪 。 所谓慢溪 ， 既寓意了此

地悠然而然的淡慢生活 ， 又暗含了天

地山水悠漫无涯的时空意趣 。 慢又合

满 ， 寓意满满 、 丰收 、 收获 、 获得 。

收获非在物质 ， 而在性情 ， 在心境 ，

在意趣， 在生活的方式。

我们都爱溪园里的慢生活。

白云深处拥雷峰
———苏曼殊与杭州

黄 轶

1904 年冬天， 华兴会在湖南的起

义计划失败， 曾参与该组织活动的苏

曼殊当时在湖南实业学堂任教 ， 便不

得不以僧人身份走避杭州 。 此后 ， 苏

曼殊多次旅居杭城 ， 有据可查的就有

十四次之多 ， 挂单之处有白云禅院

（白云庵）、 韬光庵、 秋社、 新新旅馆、

陶社、 巢居阁等 。 风流蕴藉的杭城成

了苏曼殊避难会友的洞天福地 ， 西湖

则似乎是其梦中佳人 ， 漫游日本时念

念在兹的也是 “何时归看浙江潮”， 而

孤山最终成其埋骨之地。

苏曼殊游历杭城 ， 最常住在西湖

之畔 、 与雷峰塔相邻的白云庵 。 1905

年秋后， 他又驻锡此庵 ， 在晨钟暮鼓

中做诗、 绘画 、 谈禅 、 泛舟 ， 写下了

著名的 《住西湖白云禅院》：

白云深处拥雷峰， 几树寒梅带雪红。

斋罢垂垂浑入定， 庵前潭影落疏钟。

“白云 ” 和 “疏钟 ” 是禅诗和禅

味诗常常出现的两个意象 ， 静物也许

没有比白云更能体现禅家的闲淡 ， 动

音也再没有比钟声更富有诗意和禅味

的了。 近禅人和禅家对钟声的偏爱在

心理层次上是多重的 ， 钟声不但能唤

起人们对寺庙的情感 ， 同时也是一种

时间定位和地点定位 ， 使诗人在万籁

俱寂中获得一种依托感 、 相伴感 ； 钟

声动亦静、 实亦虚 、 动静不二 ， 象征

着禅的本体和诗的本体 ， 诗人在对袅

袅钟声的体味中 ， 易将宗教情感转化

为审美情感， 超越于形象之外的绵长

诗韵从中流泻。

《住西湖白云禅院 》 中最有灵气

的就是 “雪中红梅 ” 和 “远钟疏音 ”

了。 “白云深处拥雷峰 ， 几树寒梅带

雪红”， 视觉上： 一个远景， 幽静的白

云庵似乎将静穆的雷峰塔拥入怀中 ，

或也可解读为悠闲的白云掩映着雷峰

塔； 一个近景 ， 皑皑的白雪中冷傲的

红梅独自绽放， 远近互衬， 化虚为实、

化空为色， 静穆中蕴藏着活泼 ， 拟人

化的 “拥” 和 “带 ” 字 ， 不但生成一

种悠然闲静的氛围 ， 在空间上也造成

一种空阔的层次感 。 接着 ， 在释子心

空的澄澈中， 几杵 “疏钟 ” 落音 ， 遥

遥传来， 纡徐回荡在水面上 ， “感觉

挪移” 的修辞方法 ， 将听觉上缥缈神

秘、 禅意浓郁的钟声 ， 幻化为视觉上

徐徐落入白云庵前潭影里的音阶 ，

声音的波动因 “落 ” 字具有了一种

姿态美 ， 化静为动 、 化实为虚 ， 时

间与空间 、 虚实与静动交融莫辨 ，

瞬息与永恒同在 ， 禅境与诗境共生 。

苏曼殊以禅入诗 、 表现禅思禅悦的

诗作并不多见 ， 他很少有向心空门

的 空 静 心 境 ， 而 是 惯 于 将 禅 宗 的

“唯心任运 ” 化为一种 “自我 ” 的存

在———或许唯有水木清华的杭州 ， 唯

有西湖之畔的悠悠白云 、 雪中红梅 、

袅袅疏钟才能让诗人坠入 “澄澹精致”

的神秘世界吧 。

1908 年初秋， 苏曼殊再次赴杭州

住进白云庵， 和僧人得山 、 意周由相

识到深契； 后又移至北高峰下韬光庵，

绘 《孤山图》 《西湖泛舟图 》 寄赠陈

独秀， 又绘 《听鹃图 （二）》 拟赠刘三

（季平）。 《听鹃图 （二）》 后由友人代

书跋曰： “昔人天津桥 《听鹃词》 云 :

?最可惜, 一片江山, 总付与啼鴂’！ 衲

今秋驰担韬光庵, 夜深闻鹃声, 拾笔图

此, 并柬季平一诗， 诗曰： ?刘三旧是

多情种， 浪迹烟波又一年 。 近日诗肠

饶几许？ 何妨伴我听啼鹃 。’” 上海华

泾人刘三同样是位杭州迷 ， 是苏曼殊

恨不能时时随其左右 、 对床风雨的挚

友， 所以刘三在函中戏言曼殊 ： “只

是有情抛不了， 袈裟赢得泪痕粗。” 在

此期间， 苏曼殊还请刘三题写了 “楼

观沧海日, 门对浙江潮” 的字幅。 两位

诗友诗酒唱答 ， “多情种 ” 伴 “有情

僧 ”， 不知在西子湖畔留下了几多故

事。 而刘师培此间所见到的苏曼殊却

是另一番行状 ： “尝游西湖韬光寺 ，

见寺后丛树错楚 ， 数椽破屋中 ， 一僧

面壁趺坐， 破衲尘埋 ， 藉茅为榻 ， 累

砖代枕 ， 若经年不出者 。 怪而视之 ，

乃云日前住上海洋楼 ， 衣服丽都 ， 以

鹤毳为枕， 鹅绒做被之曼殊也。” 此次

苏曼殊流连杭城一月有余 ， 直到杨仁

山邀其至南京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担

任教习， 才束装而去。

杭州城留给苏曼殊的确实并非全

是 “西湖歌舞 ” 的赏心乐事 ， 也有过

惊骇惶然。 1909 年 9 月， 苏曼殊第八

次踏歌杭州， “去逐刘三共酒杯”， 还

是住在白云庵———此庵当时成了光复

会和同盟会浙江分会的秘密联络处 。

苏曼殊在小楼上挂有一幅手书的小联：

“小窗容我静， 大地任人忙 ”。 岁月静

好似乎并不容易 ， 这一年与曼殊旧谊

匪浅的刘师培已明目张胆地背弃革命，

投靠两江总督端方了 。 同样隐匿白云

庵的亡命客雷铁崖不明真相 ， 以为苏

曼殊也随之做了 “叛徒”， 愤然投其一

封恐吓信。 苏曼殊百口难辩 ， 为表清

白， 匆匆离杭返沪 。 刘三闻听此事后

写诗相慰： “流转成空相 ， 张皇有怨

辞。 干卿缘底事， 翻笑黠成痴。” 章太

炎在 《书苏元瑛事》 中也曾言及此事：

“元瑛可诬， 乾坤或几乎息矣 ”， 替其

澄清。 1912 年初， 苏曼殊从爪哇返国，

在上海 《太平洋报 》 任主笔 ， 雷铁崖

专程到报馆拜访苏曼殊 ， 彼此恩仇尽

泯， 惺惺相惜， 曼殊作画相赠。

1913 年 7 月， 孙中山发动的 “二

次革命” 声势高涨 ， 各地纷纷通电宣

告独立。 “以言善习静为怀 ” 的苏曼

殊以佛教界名义 ， 在上海 《民立报 》

发表 《讨袁宣言》， 声讨袁氏 “甘为元

凶 ”， 以致 “兵连祸结 ， 涂炭生灵 ”。

但 “二次革命 ” 很快失败 ， 苏曼殊遭

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通缉再次避祸杭州。

诗人寻幽访胜 、 品茗食鸡 ， 踽踽独行

于颓圮的雷峰塔下 ， 偶尔会捡一块残

砖断瓦， 但 “临瞻故园， 可胜怆恻 ”，

于是借钱塘名妓 、 埋香西泠桥畔的苏

小小发抒内心抑郁 ： “何处停侬油壁

车， 西泠终古即天涯 。 捣莲煮麝春情

断， 转绿回黄妄意赊 。 玳瑁窗虚延冷

月， 芭蕉叶卷抱秋花 。 伤心独向妆台

照 ， 瘦尽朱颜只自嗟 。” 他在诗中以

“转绿回黄” 喻指革命事业， 以 “冷月

秋花” 表明自己已经心灰意懒。

苏曼殊喜欢杭州 ， 除了迷恋那里

的湖光山色 、 禅林寺院 、 佳朋善友 ，

还有美食诱惑着他 。 苏曼殊最喜欢甜

食， 而杭州是甜食的天堂 ， 他曾记录

在杭州 “日食酥糖三十包”。 苏曼殊最

喜江南的八宝饭， 1913 年春在安庆教

书时曾致函柳亚子 ： “至小蓬莱吃烧

卖三四只， 然总不如小花园之八宝饭

也”； 1914 年初又复柳氏书札： “每日

服药三剂 ， 牛乳少许 ， 足下试思之 ，

药岂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 糖月

饼也是其最爱， 1916 年 9 月于日本致

徐忍茹信中， 还抱怨说： “月饼甚好！

但分啖之， 譬如老虎食蚊子 。 先生岂

欲吊人胃口耶 ？ ……余但静卧 ， 以待

先生将月饼来也 。 ” 信尾再次嘱咐 ：

“望带莲子蓉月饼四只， 豆沙饼六只。”

在没有甜食可用时 ， 他甚至 “生鲍鱼

加糖酢拌食”， 南社同人、 小说名家包

天笑曾做诗调侃苏曼殊 ： “松糖桔饼

又玫瑰， 甜蜜香酥笑口开 ； 想是大师

心里苦， 要从苦处得甘来。”

无糖不欢的苏曼殊自 1913 年起常

常被 “洞泄” 等各种肠胃疾患所折磨，

但这并不妨碍他一如既往地贪吃甜品，

朋友送他绰号 “糖僧 ”， 他也乐得自

认。 1916 年底到 1917 年 4 月间， 苏曼

殊在沪杭间往返三遭， 又东渡探母， 6

月中旬回国后居于上海 ， 到冬季肠胃

病加深， 再也未能离开医院 。 病骨支

离中， 盼望着 “有痊可之一日 ” 的苏

曼殊仍然忍不住偷食糖栗 ， 终于导致

不治而驾鹤西归 。 可以说 ， 是嗜甜这

一顽习最终要了诗僧 “微命”。

在苏曼殊短暂的生涯中 ， 杭州是

他魂牵梦绕、 流连忘返的所在 ， 漫游

西湖， 他每每言曰： “如此大好河山，

将来必埋骨于此。” 在暂厝破败寥落的

上海广肇山庄六年后 ， 南社创立人陈

去病、 柳亚子开始为苏曼殊寻找墓地，

杭州当然是首选 。 杭州的南社女诗人

徐自华慨然捐出西湖孤山北麓一片私

园， 作为诗僧的安魂处 ； 曾称誉曼殊

“率真” 的孙中山 “赙赠千金 ”， 以成

此事 。 1924 年 6 月 9 日 ， 暖风和煦 ，

湖光粼粼， 苏曼殊终于落葬西湖之滨、

孤山之阴的西泠桥南堍 ， 墓前的石塔

上镌刻着六个大字———“曼殊大师之

塔”。 他的墓地与其赠诗的苏小小义冢

南北相对， 与 “鉴湖女侠 ” 秋瑾墓园

隔水相望， 这绝佳的栖息地真真应了

曼殊所谓 “闻道孤山远， 孤山却在斯”

的念想， 因拜伦译介而与苏曼殊相知

的刘半农写下这样的悼诗 ： “谁遣名

僧伴名妓， 西泠桥畔两苏坟。” 这年 9

月， 雷峰塔轰然倒掉 ， 泉下的诗人可

否还在吟诵着 “白云深处拥雷峰”？

若说千古流布的 “白蛇传 ” 生动

演绎了情天恨海与禅林古刹在杭州相

生相克的传奇， 而 “禅” 与 “情” 冰

炭同炉的苏曼殊的杭城缘 ， 似乎也暗

藏着一条悖论 ： “暖风熏得游人醉 ”

的西湖 ， 本该是 “无量春愁无量恨 ”

的情僧淡忘世事 、 含杯选曲的风月宝

地， 却恰恰成了他一次次政治冲击下

的逃亡之所， 白云庵的庇护志士 、 光

复会的啸傲山林 、 同盟会的煮酒论英

雄 、 辛亥年的三千援军驰南京……也

都暗暗参与了苏曼殊的杭州人生 ， 就

连其最终落葬孤山也是仰赖革命同仁

的慷慨襄助。

或许惟有这座表面上闲适散淡而

内里风骨俊朗的历史名城 ， 才能成全

“情爱”、“参禅” 与 “革命 ” 如此和谐

共存———这才是杭州之于苏曼殊最富

意味的地方， 而那个容忍情·僧·革命

圆融一体的时代也是别有风情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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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江南多美娇娘， 华府丫环芳

名秋香， 那唐伯虎风流豪放， 爱上秋香

唱凤求凰， 俏秋香秋波一转， 唐伯虎心

神荡漾， 月老他从中帮忙， 唐伯虎华府

追秋香。 一笑魂飘， 再笑断肠， 三笑姻

缘， 三笑姻缘万古扬。”

这是邓丽君演唱的 《新三笑姻缘》。

明代唐解元伯虎与秋香的因缘际合， 是

被包括电影、 弹词、 戏曲和歌曲等许多

艺术形式不断表现过的题材， “唐伯虎

点秋香 ”“唐伯虎三戏秋香 ”“风流唐伯

虎”“伯虎为卿狂” 等， 从而成为普罗大

众所熟悉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最初版本， 出自冯梦龙

的话本小说 《唐解元一笑姻缘》 ———“为

人放浪不羁， 有轻世傲物之志” 的唐伯

虎， 在虎丘山下的游船里， “忽有画舫

从旁摇过， 舫中珠翠夺目， 内有一青衣

小鬟， 眉目秀艳， 体态绰约， 舒头船外，

注视解元， 掩口而笑”， 于是解元神荡魂

摇， 尾随而去……

这个 “一笑” 故事， 后来被添油加

醋， 从一笑发展到三笑， 形成今日 “三

笑” 的整体格局； 赵景深先生有 《三笑

姻缘的演变》 文章， 考证了这个故事的

前世今生， 从 《耳谈》《露书》 到 《泾林

杂记》 《蕉窗杂录》， 把原本属于别人的

故事， 渐渐集中敷衍到了唐伯虎的头上，

最终完成了 “才高气雄， 藐视一世， 而

落拓不羁， 弗修边幅， 每遇花酒会心处，

辄忘形骸” 的形象， 在金阊画舫中看见

“姣好姿媚， 笑而顾己” 的女郎， 于是一

见钟情……

这个艺术形象与真实的唐寅 （伯

虎） 相去甚远。 唐寅出身苏州的一个商

贾家庭， 生于公元 1470 年， 农历庚寅

年 ， 故名寅 ， 寅年属虎 ， 连缀引申字

“伯虎”， 虎是猛兽， 为人所惧， 于是复

字 “子畏 ”。 他的婚姻状况也不复杂 ，

曾 “配徐继沈” ———乡试中举后赴北京

会试， 遭人诬陷， 落魄后得不到妻子徐

氏的理解， 两人终日牴牾； 徐氏归宁后

不返， 他于烟花场中认识了一位姓沈名

九娘的女子 ， 娶为继室 ， 相帮操持家

务， 使他在困顿中有所振作， 书画技艺

精进， 名响吴中。

把一个并非唐寅的本事逐渐演衍为

唐寅的风流韵事， 与其说是文人叙事的

需要， 莫若说是社会心理的需要。 唐伯

虎出生的明成化年间， 经过仁宣之治，

“吏称其职， 政得其平， 纲纪修明， 仓庾

充羡， 闾阎乐业， 岁不能灾……民气渐

舒， 蒸然有治平之象”， 江南富庶之地的

苏州更是繁华似锦， 唐伯虎曾描绘了居

所住地附近的阊门盛况： “翠袖三千楼

上下， 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贾何曾

绝， 四远方言总不同”、 “小巷十家三酒

店， 豪门五日一尝新。 市河到处堪摇橹，

街巷通宵不绝人”， 商品经济的长足发

展， 市民阶层不断扩大， 自由职业者日

增， 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 人们希望

更多地摆脱旧礼教的束缚， 更多地追求

人生自由和个性解放， 并希望这种愿望

有自己的代言人， 于是自称 “江南第一

风流才子”， 有解元功名， 外在形迹又是

“颓然自放” 的唐伯虎便适时成为这种代

表， 从文人笔记中进入到民间口头文学

的领域， 从而 “名传万口” ……

可以说 ， 没有商品经济的社会基

础 ， 没有个性解放的人性要求 ， 也就

不会有封闭社会的一见钟情式的一笑

或二笑 、 三笑 。 这是人性的自然要求

的一种形式 ， 是个性解放和自由的一

种情感表达。

《唐解元一笑姻缘》 里， 主人公一

见钟情于秋香 ， 之所以有如此绵绵不

绝的社会反响 ， 是表现在它产生的方

式上 ， 那就是男性的主动和女性的美

貌， 依然是才子佳人类型， 不足为奇，

但它所充满的浪漫意味 ， 令人生羡的

戏剧情节 ， 在封闭的古代自然有着不

同凡响的意义 ， 即便在今天也依然有

着人性的光芒。 奉行礼教的封闭社会，

男女婚姻遵奉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双方婚前谋面的几率非常小， 这种伦理

关系 ， 往往给了男性以奔放自由的权

利， 而对于女性则是束缚， 但是天性是

不能泯灭和阉割的， 《墙头马上》 李千

金对裴少俊的 “一个好秀才” 的称赞，

卓文君 “窃从户窥之 ， 心悦而好之 ”，

以及 “贾氏窥帘” 等等故事， 都是女性

渴望自由表达对男性的爱慕之情的明

证 ； 只要社会环境宽松 ， 商品经济带

来更多的观念上变化 ， 就会使女人在

社会上露面的可能大大增加 ， 一旦这

种罕见的情况发生 ， “巧笑倩兮 ， 美

目盼兮” 的美人便会展露加倍的魅力，

这时情爱双方一见钟情的情况 ， 便具

有某种典型性和爆炸性。

《唐解元一笑姻缘》 中的唐伯虎一

见钟情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是强大的， 甚

至令现代人都汗颜 。 他执着于自己的

对美的那份冲动 ， 而这种执着所体现

出来的 、 具有现代意义上的 “爱 ” 的

承诺也是坚定的 ， 从他乘船尾随到无

锡卖身华府为奴， 教授华府公子读书，

进而成为华府管家 ， 到择女联姻 ， 这

个过程不是一时半日所能完成的 ， 这

种耗费时日的痴情多才 ， 和恒久持一

的坚定不移， 也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

对此 ， 我们往往只能在现代的民歌中

听到这种向往： “人们走过她的身旁，

都要回过头留恋地张望 ， 我愿做一只

小羊 ， 跟在她身旁 ， 我愿她拿着细细

的皮鞭不断轻轻地打在我身上 ” ……

这位“唐伯虎” 身上所产生的 “一见钟

情”， 奋不顾身地追求爱情的大胆勇敢

的举动， 仍能为今天的人们所欣赏， 自

有其文化魅力之所在。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情爱双方惊

鸿一瞥所产生的巨大的吸引力， 瞬间释

放出强大的荷尔蒙， 从现代生物学的角

度认识， 当是双方反映生命频率和光谱

特征的生物频谱大致相同、 相互吸引的

缘故。

爱情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冲

动。 对于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来说， 只是

出于本能， 具有生物性， 而并不天然地

合乎理性， 缺少蕴含着文化内涵的持久

魅力， 往往就会表现为一时的激情； 在

现代社会， 保鲜这种情爱， 其永久化的

基础， 在于双方保持彼此欣赏的热情的

温度， 使之恒常， 这既要用情感去爱，

更要用头脑去爱， 只有感性和理性的结

合， 一见钟情这一男女情爱现象才会具

有永恒的魅力和感召力。

在爱情的选择上， 要听从内心的召

唤， 更重要的是要为这种心灵的声音付

出更为坚实的担当， 不能像唐代才子元

稹对于莺莺的始乱终弃， 也不能因 “妾

拟终身嫁与， 一生休， 纵被无情弃， 不

能羞” 式的冲动而饮恨……

也许这就是 “唐伯虎一笑姻缘” 对

我们今人的启发。

其实就 “钟情 ” 而言 ， 一笑就够

了， 二笑、 三笑只是说书人或故事撰稿

人的噱头， 于情爱本身增添不了分量和

意义。

佘山龙井
王孝俭

记得去年春上 ， 有两位朋友各送

来两盒佘山兰茶 ， 让我吃惊不小 。 杭

州至尊茶叶狮峰龙井茶 ， 只要有钱 ，

并不难得， 佘山茶叶有钱都难得 ， 盖

其茶佳而量少。

明清佘山、 辰山等九峰几个山头都

种过茶， 想必明松江硕儒董其昌、 陈眉

公都于画余诗余品过 。 后绝种 。 1958

年， 松江县农业局引种杭州龙井， 未成

功。 1970 年， 又在佘山西山头试种成

功， 称为佘山龙井。 后扩种， 至 1985

年茶林已达 17 亩 ， 年采茶叶 700 斤 ，

可卖到 3700 元， 每斤价 5 元多。 佘山

龙井品质很高 ， 经上海市茶叶公司鉴

定， 命名为上海龙井茶， 其色泽嫩绿，

汤色清澈， 味甘而清香悠长。

我最初吃到这茶还是 80 年代的后

期， 当地的朋友送了我一斤 ， 那还是

装在牛皮纸袋里的。

以后 ， 每年春天 ， 我总带同学游

佘山， 最后歇脚北坡茶园 ， 在大棚式

的木凉棚下吃佘山龙井。 那真是写意，

好山好水 (佘山泉) 好茶。 难得佘山园

林场有如此品位。

再后来名声出去了 ， 这茶就难见

影踪， 根本弄不到 ， 那凉棚下吃茶也

成了往事。 我大学同学的同事之夫一

次也送了一听给我 。 这是我最后得到

的名为佘山龙井的茶叶 。 然从条叶 、

叶色， 再进而饮， 觉得不是佘山龙井。

现名兰茶的佘山茶叶应该就是原

来的佘山龙井 。 改名也很恰当 ， 因为

这龙井毕竟已在上海的佘山 60 年， 佘

山的水土自有一番气象 ， 而佘山的笋

又称兰笋， 与其他地方的笋相比大有

异趣， 兰之香尤为他笋所不具 ， 佘山

的茶叶也秉三泖九峰天地之气而兰香

郁厚， 已大异于杭州龙井 ， 自当另立

门户， 不过佘山的兰茶种植面积不广，

难让茶君子一啜其香， 这或是其短处，

抑或是其身价所在。

今年的春茶 ， 我有了不一样的期

待。


